娃娃
   她的每一腳都踩在男孩的心上，令他呼吸急促。
    血液中腎上腺素的濃度正急速飆升。背抵著樹幹，頭輕輕靠上，手臂微微顫抖，兩腳失去知覺。掌中握著的花束好似不真實存在，眼前的景物變得稀薄。
    夏蟬鳴喞。爾偶的風帶著熱浪經過，使周圍的溫度又飆上幾分。濕透的襯衫緊黏在皮膚上，壓迫他的心跳，壓迫他得呼吸。頭髮吸飽汗水，無力的垂下。任憑一滴滴汗液從臉頰滾落，他只專注聽著腳步聲，由遠而來。
    望著即將接近的學姐，他深吸一口氣。打破時間的靜默，男孩從樹後走了出來。
    「學姊，我……我喜歡妳！請妳跟我交往。」聲音被勉強擠出喉嚨，伸出的花束仍在微微顫動。從站出來那刻他就後悔了。他早該不這麼做…他知道他會失敗的。
    認識她是在社團的迎新中。第一次看她彈吉的畫面，他一生也忘不了。右手像梭子般，上下左右飛快移動著，手指如靈活的小精靈，在六根弦上輕巧的撥弄、漫舞著。清脆的音符被精靈們幻化出來。她將樂譜上的小黑點，化作幸福的跳躍。沒人像她彈的這麼快、這麼好。那時候，若蟲正奮力的爬上樹。他被她吸引住。
    望著學姐的影子，看著她黑的雙瞳。他等待著，等待著下頷裂出一條線。
    突如其來的告白使她一愣，身體受到慣性微微得一晃，右腳尚未離開馬上又被拉回地面。手摀著嘴，瞪大眼睛。
    她沒有答話。眼神左右思考了約莫一分半。或許還在猶豫，亦或許不忍直接拒絕。
    若蟲的兒子知了還在知了，是她知了了他的情意，還是告訴他該知了？

    影子連成一條線！
    
    學姐接過花束，嘴角上揚。
    「噗哧！」學姐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    「看你平常嘻皮笑臉的，嚴肅緊張起來可真有趣啊…好啦！不逗你了。看在你那麼認真的份上，我‧答‧應‧你！」望著他，臉上盡是藏不住的笑意。
    緊繃到極致的肌肉瞬間放鬆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他大吼！
    他跳躍！
    他奔跑！
[bookmark: _GoBack]    勉強冷靜下來後，他走回學姊面前，想對她說些甚麼。但字言剛到喉嚨又被吞了回去。他努力的想找話題或做些什麼，腦中的思緒卻剛剛在接收如此喜悅之事，如飲千杯般若湯，混濁、渾沌、紊亂。

    風梳著她及膝的長髮。

    「不然來我家坐坐吧！總不能一直站在這。」學姊頓了頓腳，打了個哆嗦。
    「還是你不想？」她斜著眼。
    他慌亂的搖手示意，說：「怎麼會呢？我很樂意，很樂意。」
    知了從樹上掉了下來，高聲知了。

兩人肩並著肩，十指微扣，互感受對方的體溫。
她手如雪花白皙柔軟，握著它，好像整個心被溫柔包覆一般。從手心傳來的微弱跳動，不只在她心裡，也在他心裡跳動著。
他還在懷疑這一切的真實性，但他卻不轉頭確認。深怕一轉頭，自己就會從夢中醒來。還不如繼續把這個夢作下去。
他不敢看她的臉，兩眼直視前方，但又不時偷瞄著她的臉她的眼她的頭髮她的唇。
注意到他的舉動，學姐臉上泛起紅暈。
忽然，學姐望著他，說：「你等我一下。」
她跑到路旁，拾起了幾封快被吹走的信，把它們從新塞回信箱。
    一轉頭，她看到了一旁的理髮店。她向他揮了個手，走了進去。
    有些不明就理，但他還是在店外的長椅坐了下來。
一個多小時經過，他開始懷疑這一切真的是夢的惡作劇…這也是他所希望的。
風鈴噹噹噹響起，一切又真實起來。
原來烏黑的髮絲，就像朝陽打破的黑暗，被旭日的豔紅照染。
「我這樣好看嗎？」學姐臉紅起來。
「……」赤霞的頭髮隨風飄逸。景象深深雋刻在瞳孔上，僅存的理智被擊潰。他呆呆著望著。他呆呆著望著……
學姐拽了拽他的衣袖。
「我記得你不討厭紅色。」她臉更紅了。
    
「請進。」
    「謝謝。」燈光一閃一閃，亮了起來。物品像捉迷藏被發現似的，一個一個不滿的從黑暗中浮出。
    「只能用滿山滿谷來形容吧！」他瞪大眼睛。
    觸目所及，一堆一堆的娃娃散落在四面，用無神的黑瞳安靜的盯著他，嘴角一絲絲上揚，是在歡迎著？還是在笑？被幾百雙眼睛盯著，他心底一陣發毛，忍不住打了個冷顫。
    「瞧你衣服濕成這樣，口一定渴了吧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倒點果汁。」學姐拉了拉他的襯衫，走進廚房。
    他放下書包，打量著四周的環境。
    窗臺上放著幾個美國娃娃，釉色的眼底，擦著紅潤的口紅，身穿著絹白的禮裙，雄前帶著一串珠玉項鍊，頭髮束成馬尾或盤起來，庸雅的坐在台上。沙發上則是坐著一整排穿著古裝的娃娃。它們身戴鳳冠銀篦。淺色華衣鑲青絲，手帶臂釧髮繫簪。外罩著一件鏽著玉蝶的氅衣，內邊襯著淡綠的褻衣，眼神透露些許閨怨。一個酒櫃上放滿了一整面的木偶娃娃，大多日本衣裝。面無表情的看著前方。沒多看，他只隨意瞟了幾眼。
    看著看著，他可以感覺還有許多躲藏於暗室窺視。正想一探究竟，兩隻坐在沙發上的玩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    高度約正常人高，頭髮一長一短，看輪廓，應該是一男一女。皮膚材質不如一般娃娃粗糙，顯的細膩許多，髮絲也不是尼龍或棉條製成。除了塑膠眼睛散發著空洞，其它就如真人般，好像隨時都會呼吸，醒來。
    「仿真仿的真好啊！」他讚嘆，也不再看。總感覺它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怪異及怪味。或許是心理作用吧！看了這麼多娃娃，潛意識裡也把它們當成了真人。他想。視線轉向另一個櫃子。
    櫃子的下半部擺滿各式各樣有關醫療或生物內容的相關書籍與期刊。其中不乏有原文書籍，像是各國醫學專家提出的論文或研究。而內容之詳細多元，光是講解人體構造的書就多達三十多本，厚重的有如辭海。
    「gastrula stage …dimorphic…obelia …」隨手拿起一本原文書，英文單字之艱深令他不經咋舌。
    「無怪她是三類榜首。」他暗自佩服。
    視線來到了櫃子的上層。國中的課本和參考書僅然有序的排列在上，制服則是放在一旁。一支支耗盡墨水的原子筆、螢光筆收納在一個盒子之中，與用罄的立可帶、空了個筆芯盒、僅剩細末的橡皮擦塊堆列在書前。穿壞的鞋子與童衣則被推最上層。裝物品的帶子也仔細摺好堆置。其餘用過的東西零散在上面。他好奇的拿起一把斷壞的美工刀端詳。
    「你在看什麼啊！」一轉身，發現學姐不知何時站在背後，笑咪咪的拿著兩杯血紅色的液體。
    映照著燈光，學姐的眼睛呈現一片血紅。
    「 匡亢！」他嚇的手一鬆，刀片掉到了地上。
    學姐瞳孔瞬間放大，杯子一放立刻撿起檢察。
    「小心一點，這個很珍貴。」她瞪了他一眼，眼神閃過一絲兇殘。又轉為平靜。
    「怎麼會想看這些東西？」把刀子放回原位，學姐遞了杯果汁給他。
    「只是好奇怎麼會有那麼多舊東西…和娃娃」接過了她手中的杯子，聞聞，是葡萄柚汁。他特意選擇了離娃娃較遠的位子坐下。
    「我捨不得丟棄它們。」學姐啜了一口果汁。「人都是一樣的。對於舊有的事物，我們有所眷戀。但往往因眾多因素，而被迫或意外失去它們，比如遺失了心愛的手機，或是礙於空間必須丟棄舊東西。我不同。我不願失去它們而難過。因此我會把它們永遠留下來。」
    「所以才會堆了這麼多東西。」他恍然大悟，笑了出來。無怪在社團裡都跟她借不到東西，原來是怕遺失。
    學姐笑了笑：「至於娃娃呢？因為我父母都是醫生，工作忙碌，不時還要到國外做學術交流。小時候沒辦法長時間在家裡照顧我。陪伴我的就是這些他們從外地買回來的人形娃娃。有他們在身邊，就好像真的有人在陪伴我。我可以跟它們聊天、嬉戲。它們驅走寂寞，溫暖我的童年。」看著四周的娃娃，她眼中露出懷念的眼神，彷彿又回到那段時光：沒有考試，沒有升學，只有天真與無邪，和娃娃一起度過每一刻快樂的時光。
    猛然，他視線暈眩一下。
    大概是剛剛在外面曬了太久的太陽了吧！他心想。
    「原來妳爸媽是醫生。啊！那些醫療書籍就是你爸媽的。也難怪你會選擇三類。」他恍然大悟。
    「沒錯，那些書都是我爸媽留給我的。從小我是看它們長大，所以自然對生物和醫學有濃厚的興趣。」
    「咦？那你爸媽甚麼時候回來？他們見到我不會生氣嗎？我會不會害到妳」當他意識到這個問題時，他震了一下，跳起了起來，擔心的看著學姐。
    學姐指了指他身邊：「諾！我爸媽不是在那邊嗎？」
    順著視線望過去，他正好與那兩隻娃娃對上眼。毫無生機的眼神就這麼對著他，令他恐懼，怕一不小心，靈魂會掉進那空殼裡。
    一股寒氣從腳底竄上，他指著兩隻娃娃，略帶恐懼又遲疑的問說：「它…它們…它們是你的爸媽？」
    他的頭抽痛一下。強忍鎮定，他慢慢站起來。但顫抖的大腿還是暴露了他內心的感受。
    「對。雖然有很多娃娃陪伴，但我還是渴望父母不要離開我，讓我能依偎在他們的身邊。所以我就做了這兩隻娃娃。想他們時，就鑽進它們的懷裡，就好像真的感受親情的溫暖。」
    「那它們是怎麼做的，能如此逼真？」是我想太多了。他心想。
    「你想知道這兩隻娃娃是怎麼做來的？」學姐收起笑容。她的口氣變了，如同她剛剛喝斥他。
    她的眼神嚴肅又帶點…興奮？令他猶豫。
    是不是問到了不該問的問題？
    他的頭又抽痛一下。
    揉揉太陽穴：「你不想說沒關係。」他說著。
    之前告白前他已站了一段時間，加上長時間神經緊繃，身體有些疲憊。他倚著扶手，將全身癱進沙發裡。打了個呵欠，他有了點睡意。
    「沒關係，你遲早都要知道的。」

    「故事從這裡說起……」
    
    「我爸爸是在急診科工作，媽媽則是外科醫生。兩人工作時間長，無暇照顧我。娃娃變成了我小時候的玩伴，當時我也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同伴，有時我會去他家吃飯，有時他會來找我玩，讓我不致使人群脫節。爸媽他們也會在閒暇輪流照顧我，雖然見面時間不多，但因此我和他們的關係並不疏離。」
   「國三那年，爸爸升為急診主任，媽媽也當上主治醫師。工作量變多且壓力大，使兩人多次發生磨擦，慢慢起了口角。加上那時他們對我的升學抱持不同意見，爸爸希望我能走法律方面，媽媽則是要我以醫生為職業。於是兩人越吵越兇。平時已經不容易遇到，不多的見面時間也不是用來溝通，而是繼續爭執。起先我忙於課業，無暇幫忙他們解決紛爭，也不怎麼在意，想說只是暫時的適應期，時間一過很快就會好了…」
    「直到我發現了離婚協議書。」
    「因為童年形單影隻，在學校裡我也習慣獨來獨往，沒交到什麼朋友。所以我所擁有的除了陪伴我的娃娃外，剩下的，就只剩他們了。」
    「我開始瘋狂留下東西，只要是我所擁有。原子筆、舊課本、頭髮，任何原本丟棄的，我都留了下來。或許我太害怕還會再失去甚麼，或者我想藉著留下所有東西，來留住那段時光。我不要失去，我要一輩子擁有他們。」
    「但他們仍然簽了字。」
    「我完全沒想到我會失去所有一切。」
    「或許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，或許我注定就是要失去。但是我不接受。我不，接受！」
    「我要用盡一切手段，把他們留下來。」
    「劃下第一刀時，我的腦中一片空白，但身體自動幫我劃下第二刀，接著是第三刀、第四刀。我熟練的切割軀體。一幅又一幅的人體結構圖在眼前展開。我知道哪條是上大靜脈，哪個是膽囊；我知道哪條神經該切，哪根骨頭不能動。一切再自然不過。」
    「三天之後，我把父母做成娃娃。」
    「但這還不夠，如果就這樣結束，我會失去他們的肉體。」
    「我要留下他們，留下他們的所有！」
    「於是我把他們吃了。」學姐平靜地看著我。
    「他們身體每一塊肌肉每一個內臟都化為能量，被我的細胞吸收，與我融為一體。這樣我就和他們永遠同在了！」 
    「那一刻，我覺得好高興，好有成就感。因為我可以永遠的和我心愛的人在一起，未來也不用體會再分離的悲傷。重點是，我完成了一件，大家都無法去完成的事。」
     「我真的好滿足！」

    故事結束了？男孩呆呆的看著，一時之間無力接受，卻也無法否定。超乎現實的龐大內容在腦皺摺中碰撞堵塞，使他的腦子負荷不了，瞬間短路。
    他下意識握了握手，卻是一片虛無。
    手上的杯子在地面彈起又隨即破碎。一部分液滴搶先乘著玻璃碎片飛到了門邊桌上櫃子裡，其餘來不及逃出飲料在地毯畫出一幅煙花綻放，渲染出一片血腥色。他就像電源突然被關閉，斜斜的倒在椅背上。
    不對，故事還沒結束！他吃力的想要坐起來。
    呼吸急促起來。一滴滴冷汗從頭冒出。他可以感受到四肢的靈魂正慢慢消失。他不停嘗試挪動他們，但大腦發出的訊號卻如同石沉大海。無能為力。他只能看著魂魄一點一滴的飛出體內。只剩下心臟的跳動和氣息的進出。 
  學姐緩緩起身，從臥室拿出一個箱子，打開。
    一排手術刀興奮的閃爍嗜血光芒。學姐伸出食指，輕輕滑過一雙在刀面咕嚕咕嚕轉的眼睛。彷彿受到刺激般，它們發出一絲高亢的嗚鳴，貪婪的覬覦他那紅潤皮膚之下那飛速鼓動血管之內那正如電 奔馳血液之中那一紅血球，恨不立即劃進肌膚。
    衣衫再度濕透，他看著她拿起一把奪命刃。
    學姊凝視手上的手術刀，一絲寒光閃過她的頭髮：「人的一生，往往都在失去。那是因為他們畏懼。他們害怕努力去爭取用的手段！」映照著她的眼，刀鋒一片血紅。
    「唯有順著內心的渴望，你才不用去忍受失去的傷悲。而且，你也才能體會，得到成就感後的，感動。」一滴淚瑩滑過學姐的臉頰。
    她興奮的望著他，打了個哆嗦。
    拭去淚水，學姐緩緩的走到他身邊。
    「謝謝你，我愛你。」她俯身，深情一吻。

    流星劃落。

    手術刀按上唇邊，將富有彈性的臉頰微微壓陷。刀刃急躁地吞噬著被從血管釋放出的血液，不時順著刀口滴落地面。
    他的嘴角慢慢，慢慢一點一點的上揚，露出一道幸福的微笑。

    赤霞的長髮融入妖紅中。

·       ●       ●

    「妳怎麼突然把頭髮染成紅色？害我一下子認不出來……」
    「想說偶爾改變一下造型。」
    「嗯。可是，髮尾部分染的不好，顏色有些暗沈…」
    「可能是染髮劑的問題吧。到了！老師，請進。」
    「謝謝，不好意思打擾了。哇！好多娃娃喔！」
    「嘻嘻！老師老師我向您介紹，這位是我的爸爸；這位是我的媽媽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而它則是我的弟弟-布丁」
    「喔~那這位是？」
    「這位是我的男朋友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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